求「無所求」

引言：

世間人皆是「有所求」的，以有所求故，而披星戴月、操勞賣命。

而禪法常言「當無所求」。然既無所求，則何必再聽聞佛法、禪坐用功呢？

所以雖以「無所求」為目標，卻非以「無所為」為手段，而能證得「無所求」。

於是這當中，就得以「求所所求」為階段，才能證得「無所求」的最後目標。

云何當「無所求」呢？

苦諦：在四聖諦的苦諦中，常言人生有八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五陰熾盛苦。

事實上，歸納到最後，乃只有一苦─「求不得苦」。何以故？

如愛別離，以求愛不別離而不得，故苦也。

如怨憎會，以求怨憎不會而不得，故苦也。

甚至老、病、死苦者，也會求不老、不病、不死而不得，故苦也。

至於五陰熾盛，本無所謂苦或不苦；然於五陰的變化中，若不符己所預設或期待者，才苦也。

因此分析到最後，苦乃只有一種，即「求不得」也。

集諦：再看四聖諦的集諦，苦以何為因？1.有所求。2.所求不順遂。

所求不順遂，因牽涉到的因緣太複雜，所以就解脫道而言，並不處理。如果執意去處理，就變成世間法了。

因此就解脫道而言，主要在處理、對治「有所求」這部份。

道諦：四聖諦的道諦，即是如何處理、對治爾！

云何對治，乃求「無所求」也。

滅諦：既無所求，即滅「求不得」之苦矣！

如何修求「無所求」之行：

首先從理論上去肯定：

1.以求不得而苦。

2.就算求得了，就能不苦嗎？還是苦，雖得患失，故為苦。

3.雖得之一時，能得於永遠嗎？不可能。既不可能，即不免苦矣！

4.事實上，不管求得、求不得，在動心求之際，即已苦矣！

5.然若以求不得苦，而不敢求，而不肯求，其實還不免有「壓抑」的成分！

6.於是得更進一步去分析、觀察：為何求不得呢？因為能求者，所求者皆空花水月、幻化迷離也。

其次，再於現象中觀察，更確認：有求即苦，無求安樂。

甚至是個人生命的經驗，來體驗：有求即苦，無求安樂。

於是由上三者，終能確認：有求即苦，無求安樂。

最後，才能以「內消」和「迴向」，而證得「無所求」。

云何「內消」？眾生即使於觀念中，已確認：有求即苦，無求安樂。然其「有所求」的業障、習氣，還是如根深蒂固，如瀑流相續。不是想停就能停，欲止即能止。

故得從動心起念中，不斷去返照，不斷去剪除；最後才能漸漸「內消」。

云何「迴向」？迴有所求，向無所求。

於是以不斷地「內消」和「迴向」，而能證得「無所求」。

禪修與求無所求：

1.於禪修用功時，也當以「求無所求」為發心而用功。
2.於專心用方法時，「有所求」的業習，能漸萎弱矣！

3.當「有所求」的業習現行時，能靈敏地去察覺。

4.當察覺後，能很快地迴向到「無所求」也。

5.以安於「無所求」故，心即定也。

然很多人卻以「制心一處」，心才能定。於是以求「制心一處」故，心反而更不能定─太在意妄想的出現也。

也有很多人以「專心用方法」故，心才能「放鬆」。於是以求「專心用方法」故，心反而不能「放鬆」。

這也就說，能「無所求」，心即能安定，心即能放鬆。定非定在一處，而是「不亂」也。

故以「修定」，求「放鬆」；何如以「修慧」， 得「放鬆」，才更有效呢？

云何「修慧」？乃求「無所求」而已！

三解脫門：

故在原始佛教中，有謂「三解脫門」：空、無相、無願。

空者，能求、所求，皆緣起自性空也。

無相，心不為相轉。

無願，乃一切無所求爾！

小結：

從原始佛教的「四聖諦」與「三解脫門」，來看求「無所求」。這是至為明確的。

發願的法門：

然而於大乘佛法中，卻鼓勵「發願」─或「發願」成佛，或「發願」往生淨土，或「發願」廣度眾生。

這種種的「發願」，是有所求？還是無所求呢？甚至是「向內求」？還是「向外求」呢？

如果把它當作有所求，甚至是「向外求」；便頂多是「方便道」而已！

因為既是「向外求」，即有負擔和煩惱矣！

事實上，大部分人所認知的「大乘佛法」，多屬此類。

然因與眾生的業習較相應故，修習者眾，故稱為「大乘」也。能容乃大，人多者大。

尤其在這「市場導向」的商業時代，更是人多者大─第一品牌。

請法與度眾生：

事實上，在原始佛教中，卻非不弘法、不度眾生；否則，佛法何以流傳至今天呢？

但於原始佛教中，卻也不「發願」弘法、度眾生。不「發願」，即不主動也。

於是乎，其何時說法？或將對那些眾生說法呢？「請法」者，才說法。「尊法」者，才說法。

未請即說，卻是「犯戒」也。

隨緣與隨願：

因此於原始佛教中，對於弘法度眾，是抱著「隨緣」的態度。緣者，眾生有請，眾生有願。

於是乎，我們也可說是：其乃隨「願」度眾生─不是「發願」，而是「隨願」；且隨的是眾生的願，而非自己的願。

如隨的是自己的願，也不過是將「有所求」的業習「合理化」而已！

故如「有所求」的業習「內消未盡」，即鼓勵「發願」；便很容易南轅北轍，而與解脫道愈離愈遠。

關於這點，如對照「普賢十大願」中，有所謂「恆順眾生」的願。非順眾生的貪瞋無明也，而是順其「學佛、修行」的願心，而去成就他。

在通俗的說法中，常將「隨業」與「隨願」，當作兩端：眾生者，隨業；菩薩者，隨願。

而我的說法，卻是：因為有某種的業，才發某等的願。譬如有人常被欺負；故發願將來出人頭地也。用現代心理學來說，即是「補償心理」也。

這也就說：真正的菩薩，不是為我有願，要眾生來護持我，來幫我完成心願；而是為眾生有願，我來成就他。

有什麼願？有「學佛、修行」的願！

云何確認其有？為眾生尊法、請法故。

以「無所求」為心要：

問：為眾生有願，故我來成就他；這是否會增加我的負擔和煩惱呢？

答：既以「無所求」為前提，而抱著「隨緣」的態度，即不會也。

這就像我於「諮商」的過程中，能安心自在也。

總結：

不管是個人的修學佛法，或道場的弘法利生，皆應秉持著「求無所求」的心要，而「內攝外延」也。

